【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那些年不分彼此的师生关系

——何丽春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樊耀华  陈  思  郑文江  谢  展

一、采访时间

2014年4月22日 9:30—11:30

二、采访地点

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学城校区基础楼231室（医古文教研室）
三、人物简介

何丽春，女，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主任、教授、医学硕士。从事医古文教学及中医药古代文献整理研究工作29年，近年致力于近代岭南医家医著学术整理研究。

四、采访记录
记：尊敬的何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据我们了解，您是从1980年开始就读于我校的，那么请问您当时入校的情景是怎样的？与现在相比怎样？
述：那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记：我们听说学校以前像养鸡场一样。
述：我觉得并不完全是。我入学的时候，现在的机场路原本全是泥路，三元里也是农村，从桂花岗到学校的路上全是泥地，而且校门是在现在的路边，后来建机场路的时候就把校门挪进来了一些，校门比较简陋，上面写着“广东中医学院”，所以学校当时的环境的确是比较差。1956年的时候咱们学校叫广州中医学院，后来文革时候改成广东中医学院。我入学时就叫广东中医学院，入学不久后就发一个校徽，每个人必须要佩戴。后来又改回叫广州中医学院。我1980年8月入学，当时只有77级、78级、79级和80级四届学生，其中77级有30个中药专业的学生，其他的都是中医专业。我的专业是中医医疗专业，当时也并非面向全国招生，我们年级有242位同学，有40位是广西的，其余都是广东的。
记：您能描述一下当时教您的老师吗？
述：当时的老师年龄都较大。比如教我内经的沈炎南教授等。另外，每一门课的不同章节常由不同老师来教，跟现在是不同的。
记：那您认为，当时是出于怎么样的考虑才会分得这么细呢？
述：这个当时我也不了解。估计刚恢复高考，学生与老师都很有热情，因为突然间可以正大光明地学习了。而且学生少，一个学校才几百个学生，造成老师多，学生少的局面。1978年开始第一次恢复招研究生，我们学院全国招生10人，可以看出当时学生很少。学校环境也的确不怎么好，现在的综合教学楼，是把以前的中药楼推到重建的，原来中药楼下就是解剖室。其实当时教研室与办公室大多都在中药楼里。只有4栋学生宿舍，有两栋到现在还保留着。
记：那现在的三元里校区跟当初的三元里校区相比，地域有扩张吗？
述：缩小了。原来我们学校建院时的范围是很大的，包括了雕塑公园那一带。当时旧礼堂就是我们的饭堂，饭堂的楼上有小走廊、小骑楼，那里就是我们的阅览室。
记：那时的藏书有多少呢？
述：估计没有多少藏书。阅览室放有几张乒乓球台，我们就围着乒乓球台读书。每天要很早去霸位才行。
记：当时的教学楼就一栋吗？
述：是的，我们当时所有的大课都是在大阶梯教室上的。一个年级分成2个大班上课，每个大班大约120多人。解剖课会分成小组来上课。所以我们的活动，一般都是以大班为单位的。
记：当时的教学楼和宿舍楼都那么少，学校的其余地方是做什么用的呢？
述：现在学生饭堂那一带都是菜地。虽然当时政府划给我们学校的面积很广，但是地是属于三元里农民的，他们经常会进来种地，不断地蚕食，学校面积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学校原本只有孤零零的几栋楼，后来在我当老师的时候逐渐建起了图书馆、教室楼、针推楼。
记：礼堂的作用是什么呢？
述：礼堂是整个学校活动、开会的场所。以前的学校小卖部给改装成了一个小舞台，外观结构没有变。我入学那时，学校的条件还是挺简陋的，唯一漂亮一点的房子就是办公楼。住宿方面，以前男女生是分开住的，如果要小组讨论的话，就去男生宿舍。
记：当时开会都会讨论什么内容呢？
述：学校规定每周四下午都是政治学习。上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等基础课的时候，老师会给大家布置题目，让大家下去查资料，然后就分组讨论这些问题。以前读书与现在读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以前讨论的风气好，每一次讨论都有老师参加。另外，当时我们还有做早操的规定。规定每天早上六点半要在足球场做早操，大班长负责叫大家起床。记得我们的大班长是五十年代的人，喜欢对我们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呢。
记：大班长是您的同班同学吗？
述：是的。因为文革，我们这几届的学生的年龄相差都比较大。我们班年纪最大的入学时已经25岁了，最小的是14岁。当时，每周一至六上课，周日放假。每天早上做早操时，都会有老师到场。所以给人的感觉，每个老师都是跟学生在一起的。我们的辅导员比我们的大班长才大了一岁，当时也没有成家，与我们住在一起，玩在一起。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们，大多年龄偏大，而且普通话不太标准，为了理解上课内容，我们就记笔记。下课了再互相参考同学的笔记，以填补空缺。上面提到过，（何教授强调）当时的老师是非常负责的，每次学生的讨论都会参加。另外，当时研究生也与我们本科生住在一起，他们也会拿问题与我们一起讨论。每做完早操，大家就开始背书，也没有强制性要求，只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好像就是不上进的表现一样。当时大家都憋了一股子劲要学好中医（教授言语中充满着正能量），而且77、78级的师兄师姐们由于文革期间都没有机会好好读书，他们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我很佩服他们。
记：那您觉得，什么时候开始这种良好风气消失了呢？
述：这种风气也不是完全消失了。只是当时的那种氛围，与现在有了一点不同。比如，现在的学生比较重视外语，我们则比较重视经典。那时经典的学时有100多节。我读书的时候，中西医的课程比例是8:2，后来就变成了7:3。当然，到后来学习的过程中就知道了，比例是很难用时间去衡量的，因为中医的教材都比较薄，当时我读的是4版教材，中基中诊合并起来才100多页。西医教材都是很厚的，所以有些同学也花了较多精力在上面。但是只要有时间，大家讨论的大多是中医的问题。我们非常敬重我们的老师，他们不需要被要求发表多少论文、做多少课题，但是他们一样可以成为大家心目中公认的名教授，他们永恒的课题就是钻研中医古籍，教好学生。我入学的时候，学校教授很少。每一位都很厉害，包括那时候的讲师，也非常厉害、非常敬业。（抑扬顿挫地念着）
记：是面向全国聘请的吗？
述：不是的，以前民国时候的名老中医，有些来我们学校任教。我入学的时候，很多全国名老中医、广东省名老中医都是我们的老师。老中医注重的就是中医中药这一方面，他们一般不开西药的，但治疗效果非常的好。
记：现在的学生追求自由，认为大学不应该有太多规定，您是怎么看的呢？
述：我觉得自主学习是对的，以前也是以自主学习为主。当时我们有很多时间都是不用上课的，不像现在有很多的任选课。当时五年期间就只有30多门课，没有其余任选课公选课，剩下的时间都是自习时间，而且自习时间大家真的都在自习。而且以前没有社团活动，只有学生会，文娱活动也不多。
记：那当时的学生会举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述：当时只有校级的学生会，学生会的工作就是把学生的要求与学校领导、职能部门沟通。但是如果开展活动的话，主要以班级为单位，所以班长职责很重大。因为活动大多数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像去电影院看电影等。另外，最热门的活动就是每年一次的表演。
记：当时大家都会出什么节目呀？
述：（何教授如数家珍般）例如唱歌、诗歌朗诵、乐器表演等。
记：当时的电影题材都有哪些？
述：80年代电影题材大部分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励志电影。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2年举行了主题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演讲活动。我参加了，最后获得了广东省首届大学生演讲比赛二等奖，还给我发了三本字典作为奖品，分别是新华字典、语言学字典。当时学校广播站成立的时候，我是首届播音员。每天中午、晚上都会播报国内外以及学校的新闻。
记：老师，你可以描述一下那时候你的一天的生活流程吗？从早上到中午到晚上。
述：我基本上都是一样，不仅是我，我们那个集体都是那样的，每天早上六点十五分起床。
记：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吗？
述：差不多吧。（小记者们都十分惊讶）我们就六点十五分起床，然后六点半到操场做早操，做完早操就读书去了，读完书就去饭堂，7点到7点半去饭堂吃早餐。8点上课，一节课是45分钟，到12点就去饭堂吃饭，吃完就到宿舍休息。我从来都不午休的，我中午都是在看书，看小说。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上课，晚上7点钟每个人都到教室自修。教室都是灯火通明，每一间教室都坐满人。因为规定教室11点就关灯，所以我们一定要11点之前回到宿舍。熄灯后有些同学还会点蜡烛或打手电筒继续读书。每天都一样，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
记：那自习是学校安排的吗？
述：课程表写着自习，自己就去读书，没人监管的。我们有些同学喜欢睡懒觉，但是他也不会不去上课。同学们都很自觉，总感觉考试比不上别人就好难受。另一方面，那时候老师能很好地和学生打成一片，不管再有名的老师，也不会有架子。你可以在他散步的时候向他请教，或者陪着老师散步，在散步中探讨医学的问题，他们都会很乐意。再比如，你有亲朋好友生病了，或者有老乡生病需要找老师看病的时候，你跟老师说一声，老师们都会很乐意地让你把病人带到他家里无偿地给病人看病，热情得很。我读书的时候就有带老乡给我的老师们看病，他们从来不拒绝，每次都很热情地告诉你什么时候把病人带过去，直接敲老师家里的门，连水果都不用给老师送。那时候老师与学生接触多，老师对学生都是很关心的，我们和很多老师的关系非常密切，一直到现在也是非常好的，那时候老师是从各方面去帮助你的。大家都很穷，逢年过节没有回家的同学，老师还请你到家里去吃饭，平时还到宿舍关心你，中秋节给你送个月饼吃，都是自己做的月饼与大家共享。那时候因为人少，所以老师与学生关系这么好，而且那时候人很纯洁，学生、老师都单纯，没有太多的想法，也没有啥功利心。反正国家包分配，只要好好学，毕业了就有工作，所以也不担心有什么出路问题，你要学得好，才能对得起国家对你的培养，而且那时候还不用交学费，一分钱也不用。
记：那时候的上大学是免费的？
述：那时候都是免费的。
记：是所有都免费？
述：不是。学杂费是免的，那买纸笔是需要自己买的。我们每个月是有助学金的，没有奖学金。每个人报上自己家庭情况，根据每个人的家庭情况给你助学金，最少是12块钱，最多是24块钱。假如家庭没有收入，24块钱已经能够维持你的正常学习生活了，还有同学省下钱来买书。我收的是12块，因为我父母都是有工资的，所以我就领的是最低那档。
记：那是不是每个学生都有呢？
述：每个学生都有，除非你提出来不需要。当时按国家规定女生是26斤粮食，男生好像是32斤粮食，还有肥皂票、布票等其他的一些票。有粮票才能买粮食才能吃饭。那时候就给你发饭票，有一毛钱的、两毛钱的、五毛钱的、一分钱的、五分钱的。以前一个馒头三分钱，一个面包五分钱，一个菜有肉的是一毛钱，粥是一分钱，我们女生18块钱能够完全满足需求。
记：除了奖学金还有粮票发对吧？
述：不，你把粮食关系转到学校，学校根据你是26斤粮食就你发26斤的饭票给你。但我们女生常常是吃不完这么多的。这是花钱买不了的，是国家定额的，所以经常把饭票给男生。所以女生18块钱解决伙食费，家里寄点钱过来就能买些书之类的东西。当时书最贵的是两三块钱，大辞典那些很厚的是几块钱，其它的医书几毛钱。
记：那时候买饭需要饭票，买书是不需要书票的吧？
述：买书不用书票。买穿的，就要布票，买布自己做衣服，买猪肉也要猪肉票。
记：那时候辅导员的职责与现在的有什么不一样？
述：我们有什么事情都能马上找到辅导员的，跟辅导员沟通，辅导员就像我们的大哥哥一样。我们的辅导员只是比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同学大一岁。他完全就像一个哥哥那样尽心尽力的帮助你。遇到其他困难的情况，同学之间也会互相帮助。那时候除了学习之外，没有太多的竞争。因为那时候穷，没有什么可以攀比的，唯一可以攀比的就是学习成绩。以前的老师会鼓励大家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考试，你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体会，如果你能表达明白就能加分，考试的卷面就可以加分。而且老师的判分，是没有人去质疑的，因为当时师生之间都是非常信任，而且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不会有人说老师给多一分或少一分。但是现在的考试方法不同，就给一个标准答案，你一切要按标准答案，不允许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就算有自己的想法也不能加分，因为上面检查的时候我没法交代。
记：上面都要检查些什么？
述：上面主要是教学督导，或隔一段就有教学评估。有一些专家过来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试卷和评分标准、上课质量等，这是一个系统的评估。以前的老师大多不按书本上内容讲课，我们做的笔记都是非常有用的。现在大多是按书本来教的，所以学生记不记笔记都一样。有一个PPT之后更麻烦，现在都倡导电子教学，但是去听课，我的感受是记不下来老师讲了什么，只能把一些主要的东西记下来但不能记得全面。还有PPT上的内容我顾得看却顾不得听，顾得听又顾不得写，就会很忙。然后听完回来一看，书本上都有觉得没意思。而且现在有些年轻的老师太依赖PPT，没有PPT讲不了课，可能是对教材不熟悉。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老师都是有讲稿而且板书的。我当了老师29年，还是沿用我的老师的方法，用讲稿。我们的讲稿是一字一句写下来的，什么地方该讲、不该讲、要注意，都有一个讲稿的，那除了有教案以外还要有一个完整的讲稿。所以不会出现这部分内容我在这个班讲到第一段，下一节课我在其它班讲到第二段的情况。因为在面对不同班级的学生，我要心里有数，比如面对七年制的学生和面对五年制的学生就不一样，我要知道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这个在我的讲稿里面是写得很清楚的。我现在用的还是那种四百字的稿纸，还是一字一句的写，写了过一段时间整理补充，每学期上课前要整理补充一下。如果画的乱七八糟至难以辨认，我会再抄一遍，同时在原来的基础上完善。当老师以来，我已经有很多稿了，都放在家里。刚当老师的时候，因为是新老师嘛，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没那么深刻，你没那么多东西讲的，所以讲得很快，哗哗哗的就过去了。但后来有自己的长期研究体会后，你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而且面对不同学生讲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除了基本的那些以外。现在很多老师都没讲稿了，或者说直接在电脑上敲几下就打印下来，那没用的，那得自己入脑了才有用。
记：（一个劲儿地点头）我现在就走入这样的误区。我现在记的笔记是记一下老师上课的大纲，然后自己把它弄成电子版的。
述：我也能理解，因为你现在记下来的东西跟以前上课的东西不大一样，以前的老师是老中医，都是长期搞临床然后来教学的。以前有一些老师讲课，可能条理性没那么好，讲课可能东一锤西一棒，但你把它笔记记下来，绝对是有用的，几十年回来看还是有用的，因为它不是课本里面的东西，是在课本基本理论框架基础上的发挥。所以，你再回来看那笔记是很有用的，都是书本里面没有的。但是现在吧，你现在做笔记就是把课本的内容照搬上去，这样的笔记就没有意义了。你抄也就是抄一遍书而已，没有想法。以前呢，那些老中医们对于临床的积累、对中医理论的理解，他们是很有想法的，古文功底很好，古医籍读得多，所以对问题的理解与认识角度比起我们现在的人来讲那就与中医思维更加契合，更容易探得中医的奥妙。但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学的数理化自然科学的东西，都是为你学西医打下的基础。中医这种思维方法、对问题的认识，就不是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背景下能够很快地领悟的。
记：我们现在学西医的话很容易就懂了，但是学中医的话就容易模模糊糊，好像摸到又好像没摸到。
述：对，上次我也跟你们说最关键就是一个“悟”，就是要领悟。为什么以前学医的人容易悟，大师也多，现在的人难悟，就因为我们从小学习的那个基础是不一样的。人家读儒家经典读四书五经，他们的那种思维方法跟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他们了解古代哲学与文化，如果有这种基础，要进入学中医的境界是很快的。那天深圳创新班有个同学说，他学了中医之后有点迷茫，感觉中医是摸不着的、很玄，所以他觉得很郁闷。他中学学习数理化学得很好的，现在来到这里，感觉都用不上了，大家都抹平了从头学起，因为专业的学习跟基础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我们小学中学学习的基础知识确实是没有为我们学中医打下好的基础。那为什么在八十年代前期，就1977年以后这几届学生就厉害一些呢？因为当时虽然他们经历了文革，但在文革期间，很多人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好玩，没有电视可看，没有其他的娱乐节目，我们的唯一乐趣就是读书，因为当时没有现在的网络条件，我们读的书都是纸质版的。然而，我们现在就是应付考试已经很累了，而且外界的信息来源太多，所以，现在的学生是知识面很广、信息量很大，但很难安下心来去钻研一样东西，主要是因为那种思维方法也很难让你进入到这个层面。所以我个人总觉得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要改变这种现状很难！只能与时俱进。我就想，师生之间要建立一种信任，老师要提高自己的素质与知识水平、带动学生学习的气氛，那种讨论的氛围要浓一点。我们以前就一听说哪个研究生说要开题或者说在做什么报告，总是想方设法地去听的。就因为自己能去多了解一些，（微笑）感觉自己是属于那种积极向上的人，得到一种满足感。现在上课，经常有学生爱听不听的，这跟老师也有关。他们跟我的老师比，我认为我的老师们有些虽然口才不太好，但他们都是有料的，很敬业！那时候的人，没有那么多的物质追求，所以在学术方面沉得下心。现在的环境造成了很多老师必须要抓紧时间发多少文章，做多少课题，就像完成任务一样，那是做不好学问的。
记：就像我们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一样，老师们为了应付任务而做研究。
述：有些人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不是把做学问当作一种乐趣，而是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就是一种只是应付的话，那是很累很辛苦的。所以我也很同情现在的学生。我们那时候的氛围是允许老师慢工出细活的，慢慢敲都行。但现在不一样，总是要考核、评估，一年多少篇、多少份（文章）。这怎么行？学生考试就背答案，背那些东西有意思吗？中医很多东西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它很多都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你不能融会贯通，而是天天在那儿做选择题，整天ABCD的多无聊啊！（面部表情丰富）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找到自己的乐趣，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从小我是在部队医院长大的，比如教书就是我的乐趣（眼里闪烁着喜悦）。我从小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医生或者是一位老师。我很幸运我学过中医、上过临床，这实现了我当医生的愿望。在这个学校当老师，当老师的愿望也实现了，很满足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当老师也可以选择临床，但是我后来当了老师，我的老师们认为我适合当老师，而选择医古文教研室是我自己的选择。
记：老师您可以说一说您在医古文教研室一直走来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变化吗？
述：我刚进来的时候是助教，也是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我刚留校的时候，教研室长辈比较多，我们非常尊敬老师。刚留校我们是最年轻的，除了备课上课就是去听其他的老教师的课，不会放假就马上回家的，放假了也反复听老师讲课，听不同老师的课，从头听到尾，（记者惊讶地笑了）听完之后对比自己找出自己欠缺的，要注意的地方都记录下来，学习他们的教学方法，学习他们对文章、知识的理解，听完之后再自己备课，重新整理。从1985年到现在29年积累下来，我们教研室无论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他们对于一个词语是怎么解释的，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有没有矛盾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认识，最后教研室讨论的结果是怎样，这些我都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得益于当时的老教师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以前人吧，事情也比较多，但心是静的；现在事情也还是那么多，但是心不容易安静。心不静就是很浮躁、很着急、不平和，这也想要，那也想要，这也拿不到，那也拿不到。因为我是搞医古文过来的，这也跟我的老师们有关系，我一直都不是着急的，都是一步步地上来，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破格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事都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不需要去争的。所以，学中医的就要慢慢来。
记：老师你说选方向很重要，有想法应该把它写下来，不要有时候忘了。
述：我觉得，学中医不能只顾自己埋头学习，要多跟别人聊，要兼收并蓄。因为很多理论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搞得明白的，不辩就不明。比如说看书看到有什么问题不明白，就要跟不同的人聊天，看别人有什么看法，不同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他的理解就不一样，对于某个问题你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要单单是听一个老师讲，因为每个人的知识背景、知识面都不一样，他说是这样，不等于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每个教授的知识面不一样，或者他的信息来源不一样。所以老教授要跟他聊，年轻人也可以跟他聊，因为年轻人有发散性思维。
记：但是这样聊的机会比较少。
述：那可以跟同学聊，就是大家对于一些问题要多组织讨论，就是不给分数的，直接是讨论问题，这很重要。找一些师兄师姐请教也行。现在来了大学城校区后，很多老师很忙，没多少时间坐下来和学生探讨问题。我这辈子经历的我们学校最大的事就是学校整体搬迁到大学城了。
记：老师您能描述一下当时学校整体搬迁到大学城的情况吗？
述：反正就像搬家一样就搬来了。2004年我们第一批进来的时候水电、风扇等这些基础设备都还没有。设备也还不齐全我们也来了，来了以后还是没有思想准备的，老觉得不可能那么短的时间搬到这边来。然而事实是老师们天天坐公交，没位置坐就站着来回，科韵隧道也还没有修通，每次来都需要一个多小时，那段时间老师是很累的。因为我们在三元里买的房，这边的教师公寓是提供给年轻人的，我们也不能在这里租房，所以天天这么来回跑，很多人就是吃不消，很累。以前大学城校区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树都还是小树苗，天气非常炎热，到处都是灰尘，整个大学城都是建筑工地。因为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是一期工程，教学区就只有教室楼和工科楼和我们的基础楼等，后来的二期工程才有运动场、体育馆这些建筑。
记：搬迁的时候要搬什么呢？
述：什么都搬。刚开始几年是两边（新校区和旧校区）都有教研室的，后来就整体搬过来了，三元里的就清掉了。例如这些书桌是2004年新配备的，我们就把教研室的书、能用的东西都搬过来，现在还有很多书籍放在箱子里，我们只是把一部分放出来。因为原来那边的书柜是整片墙的，拿过来之后就没有地方放了。搬了十年了，还是没有地方放。所以，我觉得这样搬过来之后，由于客观的原因，老师要两头跑，造成老师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就大大减少，在三元里时不会这样。
记：师生打成一片、不分彼此的情景令我们向往，我们记住了。老师，现在时候也不早了，您也要赶回三元里校区，今天的采访就先到吧，谢谢老师抽出宝贵的时间给我们耐心讲述了这么多内容，我们听后都觉得收获很大，从中也受到了很多的启发，再次感谢老师您今天精彩的口述校史！
附注：照片两幅见以下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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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何丽春老师（右）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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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何丽春老师（左二）与学生记者（从左到右）陈思、郑文江、樊耀华合影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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